摩犍地耶經

1.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俱盧國（Kuru）一個名為劍磨瑟曇（Kammàsadhamma）的城鎮裡，一間屬於巴拉多迦（Bhàradvàja）族婆羅門的火室裡的草座。
2. 清晨時，世尊穿好袈裟，帶著缽與外衣，進入劍磨瑟曇去托缽。在劍磨瑟曇托完缽回來，用完餐後，世尊去一個園林度過白天。進入該園林後，世尊坐在一棵樹下度過白天。

3. 當時，行腳者摩犍地耶（Màgandiya）四處走走運動，來到屬於巴拉多迦族婆羅門的火室。在那裡，他看到〔有人〕準備了一個草座，因此他問該婆羅門：「在巴拉多迦大師的火室裡的草座是為誰準備的？它看來像是一位沙門的床。」

4. 「摩犍地耶大師，有位釋迦族的釋迦子喬達摩沙門出了家。如今，對於喬達摩大師，普遍地流傳著這樣的好評：『世尊是阿羅漢、正等正覺者、明行足、善逝、世間解、人之無上調御者、天人師、佛陀、世尊。』這張床便是為喬達摩大師所準備的。」

5. 「巴拉多迦大師，當我們見到進展的毀壞者喬達摩大師的床時，我們的確見到不祥之兆。」

「對你所說的小心一點，摩犍地耶，對你所說的小心一點！許多博學的王族、博學的婆羅門、博學的平民及博學的沙門都對喬達摩大師擁有完全的信心，也已被他以真正神聖的方法、善法訓戒。」

「巴拉多迦大師，即使我們當面見到喬達摩大師，我們都會當面向他說：『喬達摩沙門是進展的毀壞者
。』為什麼呢？因為這記載於我們的聖典裡。」

「如果摩犍地耶大師不反對，我是否可以把這話告訴喬達摩大師？」

「隨巴拉多迦大師的意思。就告訴他我剛說過的話吧！」

6. 當時，透過清淨、超越人耳的天耳，世尊聽到巴拉多迦族婆羅門與摩犍地耶行腳者之間的對話。接著，在晚上時，世尊從禪修中起座，去到婆羅門的火室，在已準備好的草座坐下。當時，該巴拉多迦族的婆羅門來見世尊，與世尊互相問候。禮貌友善的問候語談過之後，他坐在一旁。世尊問他：「巴拉多迦，你是否有跟摩犍地耶行腳者談到這個草座？」

這麼說時，該婆羅門感到很驚訝，毛髮都豎立起來，答道：「我們正要告訴喬達摩大師這件事，但喬達摩大師已經預先知道了。」

7. 然而，世尊與該巴拉多迦族婆羅門的談話並未能結束，因為當時四處走走運動的行腳者摩犍地耶已經來到該婆羅門的火室，走向世尊。他與世尊互相問候，禮貌友善的問候語談過之後，他坐在一旁。世尊向他說：

8. 「摩犍地耶，眼樂於色、取樂於色、取悅於色；這已被如來制伏、防護、防禦與抑制，他進而教法以抑制它。你是否針對這點而說『喬達摩沙門是進展的毀壞者』？」

「喬達摩大師，我就針對這點而說『喬達摩沙門是進展的毀壞者』。為什麼呢？因為這記載於我們的聖典裡。」

「耳樂於聲……鼻樂於香……舌樂於味……身樂於觸……意樂於法、取樂於法、取悅於法；這已被如來制伏、防護、防禦與抑制，他進而教法以抑制它。你是否針對這點而說『喬達摩沙門是進展的毀壞者』？」

「喬達摩大師，我就針對這點而說『喬達摩沙門是進展的毀壞者』。為什麼呢？因為這記載於我們的聖典裡。」

9. 「摩犍地耶，你認為如何？在此，某人以前可能享受眼所識知的諸色：所希、所欲、可喜、可愛、與欲欲有關、激起貪欲的諸色。過後，他如實了知它們的起因、消逝、滿足、怖畏與解脫，他可能捨棄對色的貪愛，去除對色的熱愛，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摩犍地耶，你會對他說些什麼？」──「沒什麼，喬達摩大師。」

「摩犍地耶，你認為如何？在此，某人以前可能享受耳所識知的諸聲……鼻所識知的諸香……舌所識知的諸味……身所識知的諸觸：所希、所欲、可喜、可愛、與欲欲有關、激起貪欲的諸觸。過後，他如實了知它們的起因、消逝、滿足、怖畏與解脫，他可能捨棄對觸的貪愛，去除對觸的熱愛，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摩犍地耶，你會對他說些什麼？」──「沒什麼，喬達摩大師。」

10. 「摩犍地耶，以前我過著在家的生活，我享受提供給我的五種欲樂：眼所識知的諸色……耳所識知的諸聲……鼻所識知的諸香……舌所識知的諸味……身所識知的諸觸：所希、所欲、可喜、可愛、與欲欲有關、激起貪欲的諸觸。我有三座宮殿，一座雨季時用，一座冬季時用，一座夏季時用。在雨季的四個月裡，我住在雨季宮殿裡，享受眾音樂家〔的表演〕，她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是男人。我不去下面的宮殿。

後來，如實地了知了有關欲樂的起因、消逝、滿足、怖畏與解脫，我捨棄對欲樂的貪愛，去除對欲樂的熱愛，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我看見還未解脫貪愛欲樂的有情被對欲樂的貪愛吞噬、被對欲樂的熱愛焚燒、沉迷於欲樂，我既不羨慕他們，也不樂於其中。為什麼呢？摩犍地耶，因為有遠離欲樂、遠離不善法之樂，此樂甚至超越天界之樂
。由於我樂於其中，我既不羨慕也不樂於卑劣的。

11. 摩犍地耶，假設有位居士或居士的兒子富有，擁有許多財富與財產，被提供且擁有五種欲樂，他可能會享受眼所識知的諸色……耳所識知的諸聲……鼻所識知的諸香……舌所識知的諸味……身所識知的諸觸：所希、所欲、可喜、可愛、與欲欲有關、激起貪欲的諸觸。做了良善的身、語、意行為，身體分解死亡之後，他可能投生到善趣、三十三天；於該處，他在喜樂園裡受到一群仙女圍繞，享受提供給他的五種欲樂。假設他看見有位居士或居士的兒子享受提供給他的五種〔人間〕欲樂。摩犍地耶，你認為如何？那位在喜樂園裡受到一群仙女圍繞、享受著提供給他的五種天界欲樂的年輕天神是否會因為五種人間欲樂而羨慕那位居士或居士的兒子，或受到人間的欲樂誘惑？」

「不會，喬達摩大師。為什麼不會？因為天界的欲樂遠比人間的欲樂美妙與殊勝。」

12. 「同樣地，摩犍地耶，以前當我過著在家的生活時，我享受提供給我的五種欲樂：眼所識知的諸色……耳所識知的諸聲……鼻所識知的諸香……舌所識知的諸味……身所識知的諸觸：所希、所欲、可喜、可愛、與欲欲有關、激起貪欲的諸觸。後來，如實地了知了有關欲樂的起因、消逝、滿足、怖畏與解脫，我捨棄對欲樂的貪愛，去除對欲樂的熱愛，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我看見還未解脫貪愛欲樂的有情被對欲樂的貪愛吞噬、被對欲樂的熱愛焚燒、沉迷於欲樂，我既不羨慕他們，也不樂於其中。為什麼呢？摩犍地耶，因為有遠離欲樂、遠離不善法之樂，此樂甚至超越天界之樂。由於我樂於其中，我既不羨慕也不樂於卑劣的。

13. 摩犍地耶，假設有個痲瘋病人，四肢疼痛且生滿水泡，被諸蟲吞噬，他用指甲抓癢，抓掉了傷口的痂，在燃燒著的火炭坑上燒灼自己的身體。後來，他的朋友、同伴、族人與親戚帶一位醫師來醫他。該醫師配藥給他，透過這藥，該人的痲瘋病被治癒了，變得健康快樂、獨立、是自己的主人，能夠隨意去任何地方。接著，他可能見到另一個痲瘋病人，四肢疼痛且生滿水泡，被諸蟲吞噬，用指甲抓癢，抓掉了傷口的痂，在燃燒著的火炭坑上燒灼自己的身體。摩犍地耶，你認為如何？該人是否會羨慕該痲瘋病人燃燒著的火炭坑或可用的藥？」

「不會，喬達摩大師。為什麼不會？因為有病時才需要藥，沒病時便不需要藥。」

14. 「同樣地，摩犍地耶，以前當我過著在家的生活時……（同節12）……由於我樂於其中，我既不羨慕也不樂於卑劣的。

15. 摩犍地耶，假設有個痲瘋病人，四肢疼痛且生滿水泡，被諸蟲吞噬，他用指甲抓癢，抓掉了傷口的痂，在燃燒著的火炭坑上燒灼自己的身體。後來，他的朋友、同伴、族人與親戚帶一位醫師來醫他。該醫師配藥給他，透過這藥，該人的痲瘋病被治癒了，變得健康快樂、獨立、是自己的主人，能夠隨意去任何地方。接著，有兩個強壯的人捉住他的雙臂，把他拖向一個燃燒著的火炭坑。摩犍地耶，你認為如何？該人是否會扭轉著身體地掙扎？」

「是的，喬達摩大師。為什麼呢？因為該火的確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

「摩犍地耶，你認為如何？該火是否現在才是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或在之前也一樣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

「喬達摩大師，該火現在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在之前也一樣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因為當該人是個痲瘋病人，四肢疼痛且生滿水泡，被諸蟲吞噬，用指甲抓癢，抓掉了傷口的痂時，他的諸根不靈；因此，雖然事實上碰到該火就會痛，他卻扭曲地想像它為快樂。」

16. 「同樣地，摩犍地耶，欲樂在以前是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欲樂在未來是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欲樂在現在是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然而，那些還未解脫貪愛欲樂的有情被對欲樂的貪愛吞噬、被對欲樂的熱愛焚燒，他們的諸根不靈；因此，雖然事實上碰到欲樂就會痛，他們卻扭曲地想像它為快樂。

17. 摩犍地耶，假設有個痲瘋病人，四肢疼痛且生滿水泡，被諸蟲吞噬，他用指甲抓癢，抓掉了傷口的痂，在燃燒著的火炭坑上燒灼自己的身體。他越是抓痂與燒灼自己的身體，他的傷口就變得更加惡臭及感染得更重，然而，他會從為傷口抓癢之中獲得一些滿足與享受。同樣地，摩犍地耶，那些還未解脫貪愛欲樂的有情被對欲樂的貪愛吞噬、被對欲樂的熱愛焚燒、還沉迷於欲樂；這種有情越是沉迷於欲樂，他們對欲樂的貪愛便會增長得更多，被對欲樂的熱愛焚燒得更厲害，然而，他們會依靠五種欲樂獲得一些滿足與享受。

18. 摩犍地耶，你認為如何？你是否曾經見過或聽過，一位享受提供給他與所擁有的五種欲樂的國王或國王的大臣，在不捨棄對欲樂的貪愛、不去除對欲樂的熱愛之下，曾經能夠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或現在或未來將能夠如此安住？──「沒有，喬達摩大師。」

「很好，摩犍地耶。我也不曾見過或聽過，一位享受提供給他與所擁有的五種欲樂的國王或國王的大臣，在不捨棄對欲樂的貪愛、不去除對欲樂的熱愛之下，曾經能夠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或現在或未來將能夠如此安住。反之，摩犍地耶，那些在過去、現在與未來能夠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的沙門與婆羅門，他們都在如實地了知了有關欲樂的起因、消逝、滿足、怖畏與解脫之後，才能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而且是在捨棄對欲樂的貪愛、去除對欲樂的熱愛之後，他們才能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

19. 說到這裡時，世尊頌讚道：

健康是最大的利益，
涅槃是至上的寂樂，
八正道是至上之道，

它安全地導向不死。

這麼說時，摩犍地耶行腳者向世尊說：「真是太美妙了，喬達摩大師，喬達摩大師說的真是太好了：『健康是最大的利益，涅槃是至上的寂樂。』我們也聽到導師傳承裡的前輩行腳者這麼說，而且是一致的，喬達摩大師。」

「但是，摩犍地耶，當你聽到導師傳承裡的前輩行腳者這麼說時，該健康是什麼，該涅槃又是什麼？」

這麼說時，摩犍地耶行腳者用手擦自己的肢體，說：「這是該健康，喬達摩大師，這是該涅槃，因為我現在既健康又快樂，沒有任何東西令我苦惱。」

20. 「摩犍地耶，假設有個天生的瞎子，不能見到暗與亮的影像，不能見到青、黃、紅或粉紅色，不能見到平坦與不平坦的東西，不能見到星星或日月。他可能會聽到一位視覺良好的人說：『先生，美麗、無染又清淨的白布真好！』〔聽後〕他去尋找一塊白布。此時，有個男人用一件骯髒的衣來欺騙他，說：『善士，這塊美麗、無染又清淨的白布給你。』他便會接過來把它穿上，對它感到很滿意，因而說了如此滿足的話：『先生，美麗、無染又清淨的白布真好！』摩犍地耶，你認為如何？當該天生的瞎子把那件骯髒的衣接過來穿上，對它感到很滿意，因而說了如此滿足的話：『先生，美麗、無染又清淨的白布真好！』時，他是有知見地這麼做，還是基於相信那位視覺良好的人才這麼做？」

「尊者，他是無知無見地、基於相信那位視覺良好的人而這麼做。」

21. 「同樣地，摩犍地耶，外道盲目且無見。他們不知健康，不見涅槃，但卻頌出此偈：

健康是最大的利益，

涅槃是至上的寂樂。

以前的阿羅漢、正等正覺者如此頌出此偈：

健康是最大的利益，
涅槃是至上的寂樂，
八正道是至上之道，

它安全地導向不死。

如今，它已經在眾凡夫當中變得普遍。
摩犍地耶，雖然此身是病，是瘤，是鏢，是災難，是苦惱，但你卻說此身為：『這是該健康，喬達摩大師，這是該涅槃。』摩犍地耶，你沒有能夠讓你知健康、見涅槃的聖見。」

22. 「我對喬達摩大師有如此的信心：『喬達摩大師能夠教我法，使得我知健康、見涅槃。』」

「摩犍地耶，假設有個天生的瞎子，不能見到暗與亮的影像，不能見到青、黃、紅或粉紅色，不能見到平坦與不平坦的東西，不能見到星星或日月。後來，他的朋友、同伴、族人與親戚帶一位醫師來醫他。該醫師配藥給他，但即使用藥過後，該人還是不能獲得視力，不能見到光明。摩犍地耶，你認為如何？該醫師是否會感到疲憊與失望？」──「是的，喬達摩大師。」──「同樣地，摩犍地耶，如果我如此教你法：『這是該健康，這是該涅槃』，你可能不知健康，或不見涅槃，這對我來說將會是令人疲憊與麻煩的事。」

23. 「我對喬達摩大師有如此的信心：『喬達摩大師能夠教我法，使得我知健康、見涅槃。』」

「摩犍地耶，假設有個天生的瞎子，不能見到暗與亮的影像，不能見到青、黃、紅或粉紅色，不能見到平坦與不平坦的東西，不能見到星星或日月。他可能會聽到一位視覺良好的人說：『先生，美麗、無染又清淨的白布真好！』〔聽後〕他去尋找一塊白布。此時，有個男人用一件骯髒的衣來欺騙他，說：『善士，這塊美麗、無染又清淨的白布給你。』他便會接過來把它穿上。後來，他的朋友、同伴、族人與親戚帶一位醫師來醫他。該醫師配藥──催吐劑、瀉藥、藥膏、除藥膏與鼻孔治療藥──透過該藥，該人獲得視力，見到光明。獲得視力時，他對那件髒衣的欲望與歡喜便會同時被捨棄。接著他可能對那位〔欺騙他的〕男人感到憤慨及心懷敵意，甚至認為應該殺死他，心想：『從該男人拿這件髒衣來向我說：「善士，這塊美麗、無染又清淨的白布給你」的那一刻起，我即已被他欺騙、詐騙與欺瞞了很久。』

24. 同樣地，摩犍地耶，如果我如此教你法：『這是該健康，這是該涅槃』，你可能會知健康、見涅槃。在你的見生起時，你對五取蘊的欲貪也可能會同時被捨棄。這時候，你可能會想：『我真的被此心欺騙、詐騙與欺瞞了很久。因為在執取時，我執取的只是色、我執取的只是受、我執取的只是想、我執取的只是行、我執取的只是識。緣於我的執取，有〔生起〕；緣於有，生〔生起〕；緣於生，老、死、愁、悲、苦、憂、惱生起。這即是整個苦蘊的集起。』」

25. 「我對喬達摩大師有如此的信心：『喬達摩大師能夠教我法，使得我從此座起身時，我的瞎眼已被治癒。』

「那麼，摩犍地耶，你應親近善士。當你親近善士，你將會聽到正法。當你聽到正法，你將會根據正法修行。當你根據正法修行，你自己將會如此知見：『這些〔五蘊〕是病，是瘤，是鏢；但在此這些病、瘤與鏢滅盡無餘。我的執取滅盡時，有也滅盡；有滅盡時，生也滅盡；生滅盡時，老、死、愁、悲、苦、憂、惱也滅盡。這即是整個苦蘊的滅盡。』」

26. 說到這裡時，摩犍地耶行腳者說：「善哉，喬達摩大師！善哉，喬達摩大師！喬達摩大師以種種方法開顯正法，就像將翻覆之物翻轉復正，揭示顯露隱匿之物，為迷路之人指示正途，為黑暗中有眼可見物之人擎舉明燈。我歸依喬達摩大師、歸依法、歸依比丘僧團。我想要在喬達摩大師座下出家、受具足戒。」

27. 「摩犍地耶，以前屬於另一個宗教，現在想要在此法此律中出家且受具足戒的人，必須別住
四個月。四個月過後，如果眾比丘對他感到滿意，他們可以讓他出家，接受他成為比丘。然而，對於這件事，我知道個人的差異。」

「尊者，如果那些以前屬於另一個宗教，現在想要在此法此律中出家且受具足戒的人，必須別住四個月，而如果在四個月過後，眾比丘對他們感到滿意時，才讓他們出家，接受他們成為比丘，那麼，我將別住四年。四年過後，如果眾比丘對我感到滿意，就讓他們給我出家，接受我成為比丘。」

當時，摩犍地耶行腳者就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很快地，在他受具足戒不久之後，獨住、隱居、精進、熱誠且意志堅定的摩犍地耶尊者，透過上等智當下親自體證、進入且安住於梵行的至上目標；族人即是為此才正確地捨離俗家而出家。他了知：「生已滅盡，梵行已立，應作皆辦，不受後有。」摩犍地耶尊者成為諸阿羅漢之一。

�  Bhånahuno.《中部註》解釋，他認為必須透過六根體驗任何不曾體驗過的欲界目標，而不執著已經熟悉的目標來達到「進展」。因此，他的見解與現代的態度很相似，即認為體驗的強度與多樣化是至善的，必須毫無抑制或限制地追求。佛陀不認同這種見解的原因將在第8節說明。


� 《中部註》：這麼說是指以第四禪為基礎的阿羅漢果定。


� Viparãtasaïïà（扭曲想）是指把事實上是痛苦的想像為快樂的顛倒想（sa¤¤avipallàsa）。《中部疏》說欲樂是痛苦的，因為欲樂激起痛苦的煩惱，也因為欲樂會在未來產生苦果。


� 顯然摩犍地耶理解該偈頌為與《長部．梵網經》（Brahmajàla Sutta）中所說的第五十八種邪見相符：「當這個自我受到五種欲樂的滋養與供應，盡情享受它們──此時，自我即在當下證悟至上的涅槃。」


� 《中部註》：過去諸佛在四眾弟子當中頌出完整的偈子。眾人把它歸納為「與善有關的偈頌」來學習。上一尊佛入滅之後，它傳到眾外道之中，但他們只記載頭兩行在自己的經典裡。


� 中譯按：「別住」時，他受到觀察。





